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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怎麼辦呢？再這樣下去，九夫
人身子怎受得了啊！」梅管家著急地說。

九夫人和莊主之間的事，已傳遍了整
個後園，梅管家和婢女們都站在九夫人這
邊，相信她沒有對不起莊主。而其他夫人
們，也都是同情九夫人的多，祇有八夫人
例外，因為這一切是她的陰謀，她設計陷
害了九夫人，又通風報信讓莊主知曉，造
成這個天大的誤會。可是連夫人們都不敢
在莊主面前為九夫人說話，她們這些下人
哪敢呢，祇能眼睜睜地看著九夫人吃苦。

「梅管家，現在祇有莊主能救得了九
夫人，雪蓮求你去請莊主來看看九夫人好
不好？雪蓮求你！」雪蓮向梅管家跪
下。 綠萍也隨著跪下。 「綠萍也求梅管
家！」

兩個丫環對主人的忠心令梅管家很感
動，她歎了口氣： 「我去見莊主是沒問
題，祇怕莊主還是不肯來看九夫人的。」

「總是一個希望，求梅管家你試試
看。」雪蓮拜託梅管家。

「這……好吧，我去試試，你們快起
來吧。」梅管家硬著頭皮答應下來。

當霍非凡聽到凌靚兒不吃不喝的糟蹋
身子時，他心抽痛了下，不過臉上神色沒
變，冷然地吩咐梅管家：

「你告訴她，她的命關係著她的兩個
丫環，還有余府一家子人的性命，她若有
什麼差池，本莊主就拿這些人開刀！」在這
個命令下，她會屈服的。

梅管家不敢違抗，祇得將話一字不漏
地轉述給九夫人知曉。

凌靚兒聞言，蒼白的臉色更加慘白。
她無神地看著梅管家。

「莊主真這麼說？」
梅管家點點頭。
「九夫人，為了你自己、為了大家，

你吃點東西吧。現在莊主正在氣頭上，等
過幾天莊主氣消了，一定會來看九夫人
的。若九夫人到時候病倒了，不是得不償

失嗎？所謂留得青山
在，不怕沒柴燒，夫
人祇要保重好身體，
那什麼誤會都可以解
開的。

「梅管家，你也
認為我是清白的嗎？
」凌靚兒問。

「當然了。老婆
子不是第一天認識九
夫人，九夫人怎會對
不起莊主呢？不祇老
婆這樣認為，夫人
們、還有下人婢女們
都很為九夫人抱不
平，全部相信九夫人
您是無辜的，所以九
夫人您千萬要撐下
去，不可以被擊倒。
」梅管家鼓勵著凌靚
兒。

為何大家都相信
她，她最愛的人卻不肯相信她呢？他對她
如此不信任，令凌靚兒好傷心。

「九夫人，吃些東西好嗎？」梅管家
柔聲問。

凌靚兒歎口氣。不吃行嗎？祇好點
頭。

梅管家高興地忙要雪蓮、綠萍將飯菜
端上來。

凌靚兒在用膳時，也向丫環打聽霍非
凡的事。知道他這兩天都住在大夫人那
兒，或許紅姐會幫她說話的，她現在也祇
能這樣希望了。

於是凌靚兒聽梅管家的話，耐著性子
等，等霍非凡氣消，等他來看自己。可惜
每天她總是抱著希望睜開眼，但一定是失
望地合眼休息。

（七十一）

金田一耕助點點頭後，神尾秀子又繼續
說：

「等琴繪小姐恢復意識，看到智子的父親滿
身是血地倒在自己的眼前，旁邊還有一把琴桿折
斷、沾滿血跡的月琴，不禁感到十分震驚和害
怕。而我聽了她說的話也感到非常震驚，不過我
還是小心地檢查過窗子，確認是否有人躲在窗
邊，或是房間的哪個角落，祇可惜並沒有發現什
麼異狀，也沒有人躲在房間裡。

「那時我真的感到十分絕望，但我為了保護
琴繪小姐，祇好把九十九龍馬找來，後來的事就
踉九十九龍馬告訴智子小姐的一樣。」

「對了，神尾老師，不知道那房間有沒有秘
密通道？」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麼秘密通道。自從昨
天在青梅發生那件事之後，我也在想那個房間會
不會……我問過老夫人，她說沒有。」

「是你提議把智子小姐親生父親的屍體從琴
桿岬前端推下去的嗎？」

「嗯，因為我想他生前曾說想去採學齒樹，
所以……」

說到這兒，神尾秀子再度臉色慘白，全身顫
抖不已。

金田一耕助等了一下，又問道：
「神尾老師，你如果還想到什麼事情請儘管

開口，不論多麼微不足道的細節都好。」
「我記得在命案發生之後的一個星期左右，

琴繪小姐突然想起智子小姐的親生父親先前來島
上的時候，曾經送給她一枚戒指做紀念。

「但是案發那天，智子的父親卻說送給琴繪小姐的戒指是祖母
的遺物，對他們家來說相當重要，希望琴繪小姐能還給他。這件事
令琴繪小姐相當生氣，可是事後那枚戒指卻怎麼也找不著了。」

「那枚戒指原先一直戴在琴繪小姐的手上嗎？」
「沒有，因為她和智子小姐親生父親之間的事仍屬秘密，因此

我一直將那枚戒指放在小玻璃盒裡，收進房間衣櫃的置物架上。
」

「戒指是什麼時候不見的呢？」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不過我確定在命案發生之前，那枚戒指

還在原處。」
「你怎麼知道？」
「我看見的。他們兩人進入房間之後，我打算去看戲，當時我

想拿一條新的手絹，一打開衣櫃的門，玻璃盒裡的戒指便閃閃發
光。可是當我發規戒指不見的時候，已經是命案發生一個星期之後
的事了。」

第二一章 重返月琴島
為了重新調查十九年前的那幕慘劇，金田一耕助、智子，以及

幾位相關人員決定立刻前往月琴島。途中，他們在修善寺稍微歇腳
之後，便分乘三輛汽車，超過天城，朝下田急行。

最前面的汽車裡坐著大道寺欣造、蔦代和文彥。當然，總管伊
波良平也規規矩矩地坐在前座。

第二輛汽車裡坐著智子、阿真和神尾秀子，女傭阿靜坐前座。
至於最後一部車則坐著金田一耕助和等等力警官，及參與修善

寺殺人事件調查行動的亙理局長。
（一二七）

所以，我也決定，要和他開一個玩笑——我
並不是一個喜歡惡作劇的人，自然祇是和他開
「無傷大雅的玩笑」，後來竟然會惹出那麼多事

來，雖然不能全算是 「意外事件」，但是在當
時，也是無論如何想不到的。

聚會散了，回到家中，不算太晚，白素正在
聽音樂，我在她身邊坐了下來，想起我和費力開
玩笑，覺得十分有趣，自然大有笑意。白素橫了
我一眼，口角向上，略揚了揚——我們之間，在
很多情形下，已經到了不必使用語言的程度了。
她的手作個小動作，自然是在問我因何事發
笑。

我先四面張望了一下： 「良辰美景沒有來？
能不能把她們找來？」

白素望向我，神情訝異。這一雙孿生女，十
分可愛，但也極其佻皮，平時，我當然絕不會對
她們的光臨表示不歡迎，可是卻也從來未曾主動
邀請過她們。

我失笑了起來： 「有一點事，想借助她們的
絕頂輕功去進行。」

白素揚了揚眉，伸手在身邊的一具電話上，
按了一個掣鈕，準備打電話。

我順口說了一句： 「她們生性好動，未必會
在家裡。」

我本來祇是隨便說說的，可是白素卻瞪了我
一眼，很快地按著數字，然後才道： 「你真的很
落伍了。」

我先是一怔，但立時明白了白素的指責，可
是卻忍不住笑： 「她們也帶著那麼笨重的手提無
線電話？那真是不可想像至極——再也沒有比隨
身帶著那種笨重的東西，更上更難看的了。」

白素還是重複著對他的指責： 「你真是太落
伍了。」

她一面說，一面已再按了掣鈕，把電話掛上
了。

我又怔了一怔，就在這時，電話鈴響起，白
素拿起電話來，笑著說： 「衛叔叔有事找你們，
快點來，我看一定是有趣的事。」

我在一邊，也聽到電話中傳來了一陣清脆悅
耳的笑聲，白素放下了電話，用挑戰似的目光，
向我望來。我知道她是在問我： 「你知道我和她
們，是怎樣取得聯絡的？」

我不經意的笑著，白素剛才接了一組號碼，
立刻又掛上，那自然已把訊號發了出去，而良辰
美景的身上，有一具訊號接收器，接到了訊號，
就知道是什麼人在找她們，這過程，再簡單也沒
有，三等城市中的三流腳色，身邊也都掛有這種訊
號接收機了。可是白素既然用這個問題來考我，
答案自然不會那樣子簡單。

我也立時發現，情形和普通的不同。普通電
話是打到一個發射台去的，再由發射台發射訊號，
而剛才，白素祇是直接撥了一個號碼，並未曾通
過發射台。

自然，手持無線電話，也可以通過直接撥號
來聯絡，不過良辰美景自然未必肯隨身攜帶那麼
笨重難看的東西。 （五）

宣爺未及回答，先是夫人哭叫一聲： 「吾兒呀！你心愛的姨
妹被你姨丈於昨日晚上送入波流了，叫人怎不傷心！」登鰲不聽
由可，一聽時渾如大海崩舟，高山失足，大叫一聲：「罷了我己！」
祇見兩眼一翻，將身一仰，一個觔斗暈將過去。

唬得宣爺夫婦魂不在身，雙雙向前扶住了兒子身體，同叫：
「吾兒快快醒來！」一面掐著人中，一面命丫環取了薑湯來灌。灌

了一會兒，方悠悠甦醒，祇叫： 「有才有貌的姨妹！為我無心一幅
詩箋，累你遭了橫死。我豈能獨生世上，令人笑我為寡情者！」

說罷，哽咽不止。宣爺夫婦見兒子這般光景，知為寶珠之事，
但昏暈過去，怎不著急！今見醒來，方才放心。

又聽他說這許多決絕的話，反安慰道： 「吾兒不必傷心，人死
不能復生。該是寶珠與你無緣，方如此結尾。天下何愁沒美佳人前
來配你！豈定非寶珠不可！」

登鰲道： 「爹娘恕孩兒不孝之罪。孩兒雖與寶珠無苟且之行，
彼此心許，堅如金石。孩兒不得寶珠，終身寧可不娶！生則與生，
死亦同死，以結來生之姻緣罷。」

宣爺祇此一子，聽見兒子說這番話，心下很著惱起來，罵聲：
「無知畜生！豈不知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信口亂言，應治以

家教。況寶珠之禍，由你而起。慢講寶珠已葬江下，就是尚留世
間，婚已回絕，你又何必癡想！若以後再提 『寶珠』二字，定將你
這畜生重處，償寶珠的命。」

夫人疼兒心重，叫聲： 「老爺息怒。寶珠已死，不提就是了。
孩兒可到書房中養息去。」喚進兩個書僮，攙了公子到書房。

宣登鰲心下抑鬱，也不能看書，哭啼啼睡倒牙床，日夜思想寶
珠。自此茶不思，飯不想，神魂若有所失。

宣爺夫婦知道，心下甚是著忙。來到書房看視，又見骨瘦如
柴，口中不住祇叫寶珠，知是心病，忙著家人遍請名醫。診脈用
藥，如投大水，日重一日，弄得宣爺夫婦見兒子奄奄一息，好不十
分傷心。

這個信息傳到柯爺耳中，祇叫：「好這畜生！品行不端，報應我
家女兒了。」卻傳到裴爺耳中，大吃一驚： 「此事我若不設法去
救宣家侄兒，一則宣年兄無後，二則寶珠將來如何結果？」

眉頭一皺，計上心來。裴爺又有什麼巧計，且看下文。
（三十）

劉日英一愕道： 「爹也走了？」
劉月英淒苦地道；
「是的！他們從後面走了，六位姨娘以

及那些會武功的人都被他帶走了，就撇下了
我們！」

金蒲孤愕然地望著白素容與竺絳姿。
白素容幽幽地道：
「我們雖然也會幾手功夫，劉老伯卻沒

把我們看在眼中，所以把我們也留下來了！
」

金蒲孤呆了一下道： 「我是奇怪劉素客
為什麼要走？」

劉月英噘著嘴道： 「爹說此地的一切都
無法困住公子，他祇好放棄，要另外想法子
與公子鬥一鬥！」

劉星英接著道；
「爹還說他把公子的尊師帶走，祇是作

為人質，一年半載之內他自然會通知公子，
邀公子去決一高低，這一段時間內，他希望
公子留在此地！」

「留在此地！」
劉月英見金蒲孤的臉上浮起了一層怪異

的神色，連忙又接下去說道；
「爹在今師尊耿老與白竺兩位老伯身

上各施了一種不同的迷魂法術，他把這幾
種法術的解法各告訴了我們一種，叫我們
轉接公子，說大姊現在所能的九轉迷魂法

可以解救令師，我會的萬象惑心大法可以
解救白竺兩位老伯，耿老中的是一種迷神
藥散，祇有三妹能解。」

金蒲孤冷笑一聲道： 「她怎麼知道我一
定肯接受呢？」

劉月英囁囁地道：
「家父說公子非接受不可，因為那四個

人受迷很深，一年後若不加以施救，他們就
會成為喪失心智的狂人，那時就沒有辦法可
救了！」

南海漁人叫起來道： 「這傢伙的手段真
毒極了，老弟你意下如何？」

金蒲孤微笑道： 「我當然祇有接受了！
劉素客的安排是無法拒絕的，我想把三位的
方法學會，至少要一年吧！」

劉月英想了一下道：
「三妹的解法不過是配解藥，一兩天就

夠了，學大姊的解法最少要一個月，至於我
的萬象惑心大法，學起來最快也要費半年時
間！」

金蒲孤笑笑道： 「這樣我七個月之內就
不得空閒了！」

白素容立刻道：
「金公子，家父與竺老伯的事你可以不

管，如此你就可以省出半年的時間！」
金蒲孤笑問道： 「那半年我幹什麼？」
白素容淒然道：

「劉老伯留下了一本手冊，紀載了所學
的心得，半年的時間，您可以好好研究一
下！」

金蒲孤微笑道：
「我知這劉素客一定會使出這一手的，

他把自己的一點學問知能，看得很了不起，
所以也非叫人家學他的樣不可……」

白素容想想才道：
「劉老伯以一個文人，卻能將天下武林

高手驅策於掌握之中，也就是靠著學問知
能，金公子這話說得似乎有違本心！」

金蒲孤笑了一下道：
「我不否認學問可以作為殺人的利器，

但是我也不承認光憑學問知能就可以納天下
於掌握之中，因此我對他留下的東西實在不
感興趣，因為這些玩意兒他已經弄熟了，我
若是跟著他學，始終祇能走在他的後面……
」

白素容搖頭道：
「公子這次可弄錯了，劉老伯留在冊子

裡的東西正是他已往所不知或不解之物，他
估計一下此次重起爐灶，至少也要一個月的
時間，再加上半年的光陰來從事這冊中的秘
學探討，大家的機會是一樣的！」

金蒲孤想想笑道： 「劉素客這次為什麼
那樣大方呢？」

白素容低聲道：
「劉老伯生平祇有一次敗績，就是今天

失敗在公子手中，他很不甘心，發誓要煎雪
前恥，而且要在極端公平的情形下將失機扳
回來！」

金蒲孤沉吟片刻才道： 「那冊子在那
裡？」 （八十一）


